
文苑 072024.8.21 星期三 责编：陈李峰 设计：王小敏 校对：成静

雨 幕
□ 杜静如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

我并不是很喜欢雨天，潮湿、压抑
是它给人的印象。但每当雨落下时，织
成的幕布给日常事物覆盖上一层朦胧
感，又令我痴迷探寻。

下雨的午后最适合睡觉，这样的天
气带着淡淡的凉意，稍盖着肚子入眠，
梦中都是美好。

可我因为志愿活动出了门，即使打
了伞也免不了让脚腕沾湿。一手扶着
伞把中央，一手在底部轻轻一旋，雨滴
簌簌地洒向周围，这是我为数不多喜欢
雨天的部分。

公交车上挣扎着想跑直的水滴，
还是斜向了后方，成了一个斜着的栅
格，把窗外的世界分割。不时闪动粼
粼的光波，我常会想象浸成深色的树
木旋转扭曲成怪物出现，那我该躲到
哪里呢？

路程有点远，往窗户上哈气，画一
个喜欢的图形。虽然冬天做更合适，但
在雨天画也别有一番趣味。

到达社区，门口往外撑着个挡雨
的顶棚。小雨顺着滑到边沿，不时聚
成一大水滴坠下，与外层刷刷的细纱
不一样，这更像是点缀雨幕的饰品。
越靠近雨幕，泥土的气味越重，闻着些
微提神，这是只有雨水洗刷后才有的
特殊味道。

小雨，是清新的。
喜欢烟雨江南，月余的梅雨却是忍

不了的。短暂地去过江南，雨丝落在西
湖上砸起的小坑是可爱的。层层叠叠
的荷叶接着雨幕，这里雨珠滚动，鲜活
的动态才证明不是梅雨给曲院风荷上
了层滤镜。

走过断桥就是雷峰塔，传说镇压着

白蛇的地方。《白蛇传》的故事就发生在
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谁不期待在西湖开始一段美丽的
故事呢？

朦胧的西湖边是朦胧的小镇，江南
的小桥流水、青砖黛瓦、亭台楼阁、乌篷
矮船，无须多言就是一幅图画。行走在
画景，再加上烟雨朦胧的丝雨，仿佛闯
入了诗画的意境。

“烟笼寒水月笼沙”，秦淮河流淌着
贡生们的江南。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来
到秦淮边，又有多少人赞美它的才思。

华灯初上，与状元灯合照，就好像
得到了状元的文思。雨停歌起，应该拿
上折扇晃几下，体验江南氛围。泛金的
舫船染开河面，江南小调荡漾开，让人
不禁跟着呢喃，吟游雨幕带给自己的奇
特感受。

是否有潺潺柔情，或是郁郁烦
闷？是否会豪气冲天，或是温婉
多情？

怪石翠林河流是一方的错落，园
林一向是江南的标志。几格花窗，几
条回廊，分割出园林的布局。有的填
充山石方宅，有的养殖飞鸟奇葩，一步
一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力求还原
自然的状态。

不可或缺的是绿色，夏日正是树木
繁茂的时候，园林可算是避暑胜地，随
处都有树荫可以休息。

当雨下是另一副样子，叮叮当当敲
在石阶上，为园林披上乐章。

梅雨，是优雅的。
如果碰上大雨天就不想出门了，但

总有各种事让人们在大雨天出现。比
如扔五线绳，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天

让雨冲走，据说会带来好运。
端午前后雨水总是充足的，从小到

大我没落下一次，可惜这次离家连五线
绳都没带，又何谈雨天扔掉。

记忆中剪断绳子从窗口扔下，自
然会顺着大雨飘走。趴在窗边盯着
绳走的方向，急流不一会儿就奔向了
远方。

天晴后出门总会在路上拐角处
看到五线绳的踪影，一定是水过时被
卡在那里了。我从不去辨认是谁的
祝福被卡在这，只坚信自己的被带到
远方。

不久前一个快递到了，但是看阴云
密布快下雨了。快递站不远，我本着速
战速决的想法，抓起伞就下楼了。

不巧的是刚到楼下，豆大的雨滴
就砸下来了，幸好带了伞，撑开。估
摸着是急雨，笃笃笃地敲在伞面，我
的脚步也随之哒哒。幸运的是自己期
待了好久的礼物，小心把东西护在怀
里返回。

笃笃的声音变调，升得更为尖锐，
仿佛要把伞面凿穿。我一愣，这伞跟了
我三四年，难道不行了？我犹疑停在原
地观察，遂发现结晶小块散在地上。原
来是下冰雹了！反应过来立马往家门
冲去。

冰雹没有追上我的脚步，安全回
家。不论是五线绳还是礼物，大雨的到
来都为它们赋予特殊的意义。

大雨，是幸福的。
出门夜跑，柏油路被雨水冲得发

亮，夜晚在路灯的照耀下清晰倒映出斑
驳的树影。抬头见月亮被片片厚云遮
挡，平白变成波动的剪影。

一路明灭，堪堪在红绿灯前停
留。我突然理解了苏轼的“庭中如积
水空明”。积水基本上已经排干，可路
上的人还是少了些，许是大雨影响避
开出行，反而为我添了一抹安静。

笔直的路两边种着笔直的树，还记
得“踩影子”的游戏，此时竟不忍踩到每
棵树的影分身，怕影子的伤害反应到本
体上，跑步倒成了跳步。

有风轻轻吹拂，卷过大地又吹起大
雨的凉意，树叶沙沙作声，好像对我致
谢，又像在给我加油，跑起来更有劲了。

在我回到门口的时候月亮探出头，
终于在街面上看到了缺席的月光，比任
何一天都要明亮。

到家后不久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
听入耳中别是一番妙音，雨幕成了演奏
的乐谱，乌云则是高超的乐师，按序弹
下不同的雨滴。

有砸在玻璃的声音，落在地上的声
音，密密摩擦空气的声音，你方唱罢我
登场，便宜我听了一场演唱会。

白噪音？这是我喜欢雨天的另一
个部分。每次总能从中听出不同的感
觉，当我需要时给予我力量。

拿起录音笔记录下今夜的喧嚣，却
只有我一人欣赏。

像走在晨光的森林中，月光照的通
亮。雨滴一个个乘着风落在泛着荧光
的松软草丛中，有的钻进土里，有的向
河流跑去。

河水汇集水滴，缓缓流淌，映出两
个月亮。河边有象群汲水，有鱼儿游
曳……

渐渐地我陷入梦境。
雨夜，是宁静的。

土坡上的童年
□ 党子妍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因为这一切
都是如此渺茫无尽头。

桥上的霓虹灯整夜亮着，红的，黄
的，敲碎我玻璃窗上的霜，洒满我的床。
我有时十分感激它，常明的光足以驱散
整晚的黑暗与梦魇，夜夜赐予我恬静的
梦。只可惜，这样好的光从未真正入过
我的梦里。儿时的贪玩，父母的责备，回
忆里的跳皮筋、丢沙包、跳房子、丢手绢、
打弹珠、拍卡片……那些人和事都是使
我思念的蛊惑，引着我夜夜回到那个灰
黄的土坡。

下课铃一响，我从墙角抄起班级大
扫帚骑着满学校跑。“你看，扫把星！”同
学们捂着嘴笑。我越听跑得越起劲，直
到校长出面把我“拎”回班去。拎回班
去，再溜出来，隔着铁门招呼校门口“二
蛋”拿零食过来卖。“二蛋！五个枪，一根
冰棍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上数学
课，我便坐在第一排弯着腰在课桌里嗦
刚买来的冰棍，嗦到甜处忽然察觉到一
阵炽热的目光，慢慢抬起眼核查过后，默
默把没吃完的冰棍放进包装袋里。一下
课，又赶忙从课桌里拿出那袋融化的糖
水，配着一毛一个的蛋卷枪吃起来。

“咱中午吃过饭就去！还有我俩的
一个同学。”“你去不去？”龙龙和露露的
眼睛里满是渴望。“我不敢走那么远，我
妈会打我的。”“那我们可去了。”当我抬

起头，他俩已经蹦蹦跳跳飞也似的离开
了。他们是一对龙凤胎，龙龙是哥哥。
他俩比我大两岁，每到我家中午吃饭的
时候，就跑到我家院里趴在窗台上透过
玻璃喊我出去。我妈总会热情地把他俩
招呼进来，分发一些蛋卷之类的小吃
食。那天，他俩小坐一会儿便走了。我
向爸妈撒谎溜了出来，看见他俩已经踢
着什么东西下了土坡。东西丢下了，是
一个塑料蘑菇小人，我便偷偷藏着。那
天的午觉真长，一觉便睡到了日落。

周五下午，一群孩子的眼睛直勾勾
盯着国旗下的钟表，一下，两下，叮铃铃
铃……把快翘到天上的书角往下压两
下，铅笔头扔进文具盒里，背起书包就往
外跑。我和兄弟们光顾“二蛋”“郭飞”后
在小路碰头。我把“枪”分给兄弟们，我
的手里也多了一个粘牙糖，一根火爆鸡
筋，还能再咬一口老冰棍，喝两口饮料。
我们结伴到了小路上的“悬崖”，男孩们
动情地叙说着早年发生的事实或是虚构
得来的故事。胆子大的男孩左脚跨过

“悬崖角”，双脚呈“倒八字”搁在崖角两

侧，双手攀着崖壁，右脚也跟着挪动。过
了崖角，接着两只脚一前一后慢慢向前
挪，越走越宽。同行的兄弟一个接一个
地过了崖，只剩我在崖的另一边急得满
头大汗却不敢向前一步。他们有的伸出
手想拉我过去，有的说把我丢在这里来
激我的潜力，有的传授我过崖的方法。
我最终还是过了崖。

在那个由沙砾和尘土堆砌的小镇，
姑娘们跳皮筋，边跳边念：“马兰开花二
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
一……”，直跳到太阳落下山，各家的母
亲喊着回去吃饭。孩子们拍卡片玩儿，
一张被拍翻，两张被拍翻，却总想着能再
赢回来。直到最后一张都落入了别人的
口袋，才哭哭啼啼地说：“你等着，我回家
告诉我哥去”。这些故事如同清晨的露
珠，在梦里依旧新鲜如初。它们也许要
哄骗我一生，便随它们去吧。

每当我的心变得芜杂，世事的变化
使我不安，我便会梦见土坡上的童年。
那里有一群纯真的孩子，还有一段永不
磨灭的时光。

看见

□ 李跃伟

我看见

蚂蚁那么小

又看见

星星也是那么小

蚂蚁告诉我

其实它比星星大

星星的话

我无法听到

我的天空

□ 李跃伟

楼群窃取了天空

人群窃取了时间

在有限的自由之中

在走进人群的途中

我看着春天的花盛开

看着飞来飞去的蜂蝶

在楼群的间歇看见

灿烂的阳光和悠悠的白云

这时候

一首歌在心里唱起

一首诗在心里产生


